
云南省京剧院重点创作剧目《团圆
之后》，是根据已故著名剧作家陈仁鉴先
生的经典作品莆仙戏《团圆之后》移植改
编而成。

一、隐忍的女人与懦弱的男人

《团圆之后》是一部群像戏，但如果
聚焦于剧中的具体矛盾，人们必然将视
野停留在剧中的两对伉俪身上，即：施佾
生与柳氏、郑司成与叶氏。团圆时是为伉
俪，而团圆破灭时则为痴男恨女。这正是

“团圆之后”的指向：团圆之后，是锦袍撕
碎后的满地苍凉。

从时间代际的角度来看，悲剧是这
样的：在理学规定的宗族门规语境里，第
一代伉俪的悲剧衍生出了第二代伉俪的
悲剧，事情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变
得更好，恰恰相反，时间反而变成了将矛
盾撕扯得越来越极致的激流，造成了更
大、更彻底、更惨烈的悲剧。

有意思的是，两代人的悲剧，有着相
似的性别内容，它们的实质都是：隐忍的
女人和懦弱的男人。

叶氏与柳氏，她们是婆媳关系，但在
两代人的男女关系中，她们的人格达成了
高度一致，即隐忍。正如叶氏为了名誉、家
门和儿子的前程而不得已忍受有情人难
成眷属的尴尬处境一样，柳氏也为了婆婆
的名誉、家门和丈夫的前程而不得已忍受
着愧对父兄的负罪感和刑狱惩罚的冤屈。
从代际的角度来看，她们是两个人，而从
人格的角度来看，她们却是一类人。

同样的情状也显现在郑司成和施佾
生两人身上。作为实际意义上的父子，他
们在人格上也显现出了高度的一致。郑
司成与叶氏珠胎暗结，但碍于名誉之累，
不敢以生父之名抚养施佾生，而儿子高

中状元以后，郑司
成更是在皇恩浩荡的旌表之封
前犹疑窘迫，及至私情被撞破，
自尽的是叶氏，而他却只顾逃
跑——这是他懦弱人格的具象
化表现；而颇具宿命感的是，这

种人格表现同样显现在施佾生的
身上，即便是他已为状元之身，在
面对母亲羞愧自尽的时候，他第

一反应也同样是为了名誉而“掩盖”事
实，但他的掩盖居然不是自己挺身而出、
背负恶名，而是将妻子推到前头，为了母
亲的名誉，而牺牲妻子的名誉，为了自己
的家门荣辱，而牺牲妻子的家门荣辱。这
种本能的懦弱，与郑司成一脉相承。

两代人的悲剧，都显现为隐忍的女
性为了懦弱的男性而承受了太多。在这
部作品里，即便是男性的处境再被动、再
尴尬，他们依然有着几位女性为他们兜
底受难，从这一点来看，剧中的女性角
色，无疑是最为集中且典型的悲剧焦点，
而最有戏剧性的是，女性越是承受苦难
折磨越多，就越会为主流秩序所褒奖，那

“贞洁垂范”的匾额和御赐诰命的荣耀，
完全是一层镶钻镀金的枷锁，更为牢靠
地锁住了封建时代女性的人格发展。从
这一点看，剧中的女性不但承担了男性
群体的掣肘，更耐受了整个社会制度性
的规训。

因此，从人物处境的艰难程度和人
格类型的典型性来看，女性，才是矛盾最
为集中的焦点，“她”，才是绝对的主角；
而从人物命运贯穿始终的连贯性来看，
这个“她”，应该是柳氏。

二、既得利益集团的阶级压迫

柳氏是主角，这一判断既来自于人
物命运的贯穿性，也来自于人物受难的
彻底性。施佾生、郑司成、叶氏自然都是
悲剧人物，但郑叶毕竟有了私情，无论如
何心有不甘，他们背叛施家是事实，有此
结果，便不能说完全无辜，而施佾生一开
始就选择了“隐瞒”，且不是自己主动承
担罪责，也不能说完全无辜，而只有柳
氏，是一个完全与前缘无关的无辜者和
局外人，却以一己之身承受了最为残酷
的苦难。因此，在她的身上，我们可以看
到一套完整且全方位的制度性压迫，而
这正是《团圆之后》这一剧指向最为尖
锐、思想最为深刻的内蕴：阶级压迫。

这种阶级压迫的制度性内容是这样

体现的：第一层级，是柳氏身为女性所
承受的宗族集团规范。所以，她必须在
家从父、出嫁从夫，每天起早，要向翁姑
请安——这些三从四德的内容使得柳
氏必须事事以夫为先，于是，当丈夫遭遇
人生中的危机的时候，她必须挺身而出。
而当夫家的利益与娘家的利益冲突时，
她不惜让父兄被革除功名遭遇流放，也
要维护夫家的利益。第二层级，是柳氏的
丈夫施佾生所承受的官僚集团规范。他
多年苦读终于高中状元，其实是接受了以
程朱理学为基本原则的行为处世规范，
从而得以进入官僚集团的体系当中，因
此，他的行为必须受官僚体系的制约。一
旦家庭丑闻败露，他的宗族和他个人的
前程也必然为官僚集团所不容。第三层
级，是官僚集团的最高权力代表——皇
权的制度规范。正如施佾生无法承受家
庭丑闻所带来的前程崩坏代价，官僚集
团也无法承受地方性丑闻所带来的整体
性崩坏代价，因为，在官僚集团之上，还
有至高无上的皇权。帝王赐予旌表的荣
光，属于整个地方官僚集团的共同利益，
而丑闻一旦暴露，则是对地方官僚集团
政治命运的集体威胁，因此，面对着“欺
君罔上”的集体嫌疑，他们也就必须要想
尽办法维护地方荣誉。

于是，一条社会运行的制度性链条
出现了：皇权规范官僚→官僚规范宗族
→宗族规范家庭→家庭规范丈夫→丈夫
规范妻子。自皇权而始、依靠庞大的官僚
体系为工具、以传统宗族家庭为载体的
这一套制度性压迫，终于就这样作用在
了妻子——剧中的柳氏身上了。它们显
现为这些元素：状元丈夫、三从四德、贞
洁匾额。它们包围在柳氏身边，成为了萦
绕在柳氏身边的一套完整且稳固的制度
性压迫。当我们看清楚了这套制度性压
迫的宏大结构的时候，另一个事实也就
清楚了，那就是：这套制度性压迫的实质
并非所谓的“礼教”，而是阶级。

是的，本旨在于阶级的压迫，而非礼
教的压迫。因为，礼教是封建时代阶级压
迫的制度化载体——关键在于，在封建
时代，女性无法进入官僚体系，因此，不
具备独立的经济地位。因此，她们只能攀
附在以男性构成为主体的宗族、官僚、皇
权体系之上，一旦体系的运行遇到阻滞，
最先被牺牲和交易的，往往就是女性。这
也就能够解释，为什么柳氏与私情无关
却最终要付出最大的代价了。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礼教”会随
着历史的进步和发展渐趋淡化乃至消
失，但阶级压迫却不休不止、永无止境。
因此，从一开始，《团圆之后》就不全然是

一部仅仅控诉封建礼教的作品，它更应
该指向着对阶级压迫的控诉。我们必须
要这么理解，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在
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让这部作品保
持生命的活力——毕竟，在中国已然进
入独立自主的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的历
史进程里，还去批判在一个世纪以前就
已经被丢到历史垃圾堆里的“封建礼
教”，有什么意义呢？

三、自挫锋刃的焦点挪移

上述文本的思考，其实提出了两个
方面的焦点挪移：

第一，云京版《团圆之后》，首先进行
了一次主角焦点的挪移。原本，柳氏是绝
对的主角，但在具体的移植过程里，出于

“现实”的考量，将主角挪移到了施佾生
身上。这种挪移有没有意义呢？倒也不是
没有。因这一人物的矛盾性，使得这一人
格极其丰满复杂，其表现的空间是丰富
的；但是，一旦如此挪移，就将主题也挪
移了，原本基于封建经济基础之上的阶
级社会压迫就被表面化地表现为了封建
礼教的压迫——这就使得作品的深刻性
被大大打了折扣。

于是，第二个焦点挪移也就出现了：
阶级压迫被挪移成为了礼教压迫，而礼
教压迫中的焦点更是被简化成为了“情”
的呐喊。可是，柳氏与施佾生之间能有什
么“情”呢？两个封建社会中的宗族包办
婚姻——并没有自由恋爱、主动结合的基
础，又不是杜丽娘和柳梦梅，何来情之所
至，又何来一往而深？如果说真的与“情”
有关，叶氏和郑司成倒是一往而深的，他
们结合并无过错，但结合以后，珠胎暗结
却谎称八月生子，不但让施佾生以施家公
子的身份坐拥施家的一切资源和资产，甚
至还让生父以师长身份长居施家，不清不
楚、暧暧昧昧，这其实是人性的胆怯与自
私所致，与“情”又有什么关系呢？

当人格的焦点从完全被压迫的女性
变作进退失据的男性的时候，当论述的
立场从无生产资料的无产者变作有生产
资料的有产者的时候，当主题的焦点从
阶级压迫被转为“情”的呐喊的时候，作
品移植的不足之处也就显露了——原本
充满了战斗精神和批判锐气的锋芒，就
在这样的焦点挪移中自挫了锋刃，殊为
可惜。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

《人在非洲》（贾志红著，山西经济出
版社2022年5月版）一书中的散文，既独
立成章，又浑然天成。书中的人、景、物，既
满溢了作家对工友、对非洲同胞的深情厚
谊，又记录了中非人民落实“一带一路”倡
议，互惠互利，合作共赢的动人故事。

贾志红笔下的非洲，充满温情的样
子，让人为之动容。

全书的开篇之作《尼埃纳姑娘》一文
里，作者在记述厨娘古鲁蒂姆顶着只扎
好一半小辫子的卷发赶回工地做饭，以
及另一位厨娘阿娃对工地建设抽水马桶
一事心生惊讶等趣事前，简要叙述了作
者暮春时节初入非洲，顶着热浪，踩着星
光，踏进工程队驻尼埃纳基地的院子里，
看到卸下果实的芒果树、悻悻而去的黄
狗虎子、不苟言笑的经理老何的情形。除
了让读者感知到作者所在工程队驻地异
常炎热的天气状况和稍显恶劣的生活环
境外，还让读者感知到作者初入非洲时
的陌生、疏离和不适应感。可只在非洲工
作了一年时间，作者对非洲炎热寂寥的
第一印象，便被温暖和感动所取代。她毫
不吝啬笔下的文字，将在非洲工作期间
亲逢的人、亲历的事跃然纸上，让同事的
温暖、非洲的温情如一泓清泉，在读者心
间流淌。

刚刚品读《翅膀》一文时，我味蕾的
每一个细胞都被脱落了翅膀的油炸飞蚂
蚁唤醒，可当读到阿芙的家人想将16岁
的阿芙嫁给一个60多岁、已有三位妻子
的男人时，一种不可言喻的失落情绪充
斥进我的内心。我尊重非洲的婚俗习惯，
亦理恤阿芙家人让阿芙嫁给与之年龄悬
殊较大之人，是迫于还债的权宜之计，但
由于文化上的差异，我对他们的做法始
终不以为然。庆幸的是，中非工友在关键
时刻，向阿芙伸出了援助之手，将她从那
个腐朽的婚嫁牢笼中解救出来，能够更
有尊严、从容自信地生活。飞蚂蚁的翅膀
脱落，看似沉重的外表下，是其完成了使
命的超然。工友们的捐助，亦如飞蚂蚁的
翅膀，在帮助阿芙重获新生后，便不紧不
慢，缓缓隐落，褪去苦楚，留下温暖。未来
的日子里，希冀阿芙张开满含爱与感动
的“翅膀”，在蔚蓝的天空中自由自在地
翱翔。

工程队队员们在尼埃纳驻地的邻居
小乌力，像一支利箭，一直在《奔跑，奔

跑》。长相帅气的小乌力，跑到作者面前，
让她品尝一种像甘蔗一样可以嚼食的树
心，以及跑到工程队驻地，领取作者赠予
的可口可乐的样子，甚是可爱。更为可爱
可敬的，是乌力的哥哥阿杜，他将对家庭
的爱，浓缩在乌力有幸得到体育经纪人
赏识，朝着更加美好的明天奔跑的希冀
里。而乌力的姐姐阿夏，与工程队小李那
段若隐若现、尚未开始就无奈结束的爱
恋，便多了些许悲悯色彩。希望可爱、可
敬，偶尔也会遇到一些可悲之事的乌力
一家，能够在通往美满幸福的道路上加
速奔跑，永不止息。

《月光之舞》是全书最能让人顿生
无限神思遐想的文章。一面跟随那些优
美的文字，在杰杰纳的乳油树林间、碎
石场旁、工程队驻地的水井边徜徉；一
面畅想美丽的厨娘卓丽芭，身着白色长
裙，趁着月色翩然起舞的样子，心情既
轻松又惬意。没有在农村生活过的我，
很难想象就连通讯信号都没有的杰杰
纳，该有多么寂寥、落后？但透过《月光
之舞》，我能感知得到，稍适寂寥的状态
和稍显落后的生活，丝毫影响不到那里
的人民对待生活的热情。就像卓丽芭，
可以在举着菜刀同工友们开玩笑的“厨
娘”，与身着白裙在众目睽睽之下忘情
起舞的“舞者”间，自由转换角色。作者

从非洲大城市锡加索一家名为“卓丽
芭”的服装店，为卓丽芭捎回这条白裙，
既是巧合，也是必然——服装店店名与
卓丽芭的名字相同，是巧合，但作者看
到适合卓丽芭的舞裙，便特意选购回来
赠送给她，是必然。卓丽芭和非洲工友
的热情感染了驻扎在那里的中国工程
队员，工程队员们以挖井、采石、施工、
援建的务实之举，回馈非洲同胞的热
情，将中国人博爱的种子播撒到非洲大
地。虽然作者所在工程队终将离开非洲
这片稍显原始的土地，但工程队在西非
原野上修筑的那条 208公里长的《黑金
缎带》，会永远匍匐在那里。而且还会有
更多中国工程队会踏上非洲这块满含
温情的土地，让更多富含中国元素的

“黑金缎带”赓续绵延在非洲大地。
贾志红笔下的非洲，充满灵性的样

子，让人浮想联翩。
我尤喜《蓝羽鸟》一文，除了它语言

优美外，还与我好奇心强、想象力丰富有
关。作者在与同事兵分几路前往森林里
找寻适合建筑用的优质红土时，不小心
迷了路，却因祸得福，在一只身披蓝色羽
衣的神鸟“蓝羽鸟”的引领下，不仅找到
了出路，还找到了工地所需红土。我对蓝
羽鸟是否真如布古尼市那位德高望重的
长者所言那么神奇，不置可否。但我相
信，在我们每个人的脑海里，都有像“蓝
羽鸟”一样指引我们前行的东西，它给予
我们的，是难能可贵的机遇，不可多得的
运气，矢志不渝的信仰和锲而不舍的坚
持。或许正是得益于蓝羽鸟的指引，工地
试验室的技术员蕾拉才意外获得资助，
踏上了留法学习之旅。而“蓝羽鸟”同样
引领作者所在的工程队用优质的土壤和
优良的技术，为很多非洲城市建造了互
联互通、外畅内序的路桥，打通了“一带
一路”腾飞的双翼。

贾志红笔下的非洲，因未经太多雕琢
而依旧古朴纯粹的样子，让人颇感新奇。

在《恩古哈拉的九重葛》一文中，我
对作者所在工程队驻恩古哈拉临时驻地
那些被暴雨侵袭的九重葛，对作者同事
小冰笔下“恩古哈拉的九重葛”那句似诗
非诗的诗句，对作者工程队尼埃纳驻地
那条残忍杀害了一头驴的毒蛇，都不太
感兴趣，并非因历经太多岁月磨砺，丧失
了发现美的眼睛和悲悯的情怀，而是厨

娘法杜娜将每月四万西朗（约合人民币
452元）工资收入尽数全数上交父母，贴
补家用一事，让我既心疼，又欣慰——心
疼于她们家稍显拮据的生活状况，欣慰
于这为数不多的工资收入，印证了这个
非洲女孩的善良和这户非洲居民的幸
福。在非洲、中国、世界各地，有许多同法
杜娜类似的家庭，一家人虽不富裕，但却
其乐融融地生活在一起，简单、纯粹、自
然，也是美好。法杜娜后来有幸到大城市
锡加索的广告公司上班，希冀她像工地
试验室的技术员蕾拉一样，能够有幸与
神奇的“蓝羽鸟”不期而遇，在它的引领
和庇佑下，展翅飞向梦想的远方。尤其值
得一提的是，文中身材妖娆的非洲女性，
身穿T恤衫，脚踩人字拖鞋，戴着头巾，
用头顶打水的样子，竟然与我家30年前
那款白底蓝花窗帘上印着的图案如出一
辙。我方才知道，设计师当时设计的那款
窗帘图案，并非天马行空，而是有据可
查。艺术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这就
是最好的诠释。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我又
专门百度了一番，方才知道，作者笔下那
些玫红色的九重葛，跟我们家乡的叶子
花无异，希冀作者笔下的法杜娜、法蒂姆
等非洲女孩，以及非洲大地上的人民，与
恩古哈拉的九重葛一样，沐浴骄阳，茁壮
生长，绚烂绽放。

当《古斯古斯》这个标题初入眼帘
时，我自然而然地将其与尼埃纳、基塔等
非洲城市联系在一起。不过只读过第一
段，我便知道古斯古斯是作者在非洲工
作期间最流连忘返的一种美食，而非一
座城市。我垂涎这种粥的美味，亦知道我
念中专时品尝过的小米粥不及古斯古斯
粥美味，但执拗的我，还是不觉将古斯古
斯这种用淡黄色、圆形谷物熬制而成的
粥，与我国北方的小米粥联系在一起。就
像作者明知后来在意大利一家餐馆品尝
到的古斯古斯饭，与古斯古斯粥判若云
泥，还是将其与古斯古斯粥联系在一起。
他（她、它）分明是他（她、它），但又不再
是他（她、它）的疑问和困惑，或许都曾出
现在我们的人生里。古斯古斯，于作者，
是美好的回忆；于我，是美好的希冀。

《人在非洲》不是浮光掠影的记述，
而是饱含深情的写作。贾志红笔下那个
充满灵性、饱含温情、稍显质朴的非洲，
会长存于我脑际，历久弥新。

闪烁着人性光芒的异域采风实录
——读贾志红《人在非洲》

林琼

品藻录

我来往于丽江已有20多次。此次
再游丽江，细细品味着丽江的变化。除
了因为疫情原因，游人寥寥，结果是感
觉古城更加干净和清静。

走在10年以前的街头，感觉到的
手鼓声、吆喝声是一种喧嚣的躁动，走
在每条街道听到的都是“就在这一瞬
间，才发现，你就在我的身边”……而
今那些手鼓店悄然换代，兴起了“换装
摄影”，几乎在每一条街道，你都偶尔
会看见盛装的女子，摆好了姿势由摄
影师们定格留下倩影。这一瞬间，我感
觉到了丽江悄悄的变化。

第二个变化是木府的灯光秀。我
偶然在路过时看到一点灯光秀的结
尾，虽然不够完美，依然感叹现代科技
与传统王府的结合的尝试打开了一个
新的审美空间。在感受古朴的历史文
化的同时，世界需要发展，古城需要借
鉴现代科技重新焕发生机。

第三个感受是古城的菊花展。当
下的菊花展非常漂亮，但有点夸张，这
并不是自然生长的原貌，朋友告诉我
很快这些菊花就将撤下。好比一位美
丽的女子，不用化妆或略施粉黛即可，
偏偏涂了厚厚的一层油彩。这油彩终
有随着花开花谢淡去的时候，在那时，
洗尽铅华的大石桥或许才是我们心中
真正的记忆。

第四个值得一提的是“三联韬奋”
书店。这个书店出现的时间并不长，过
去记得这里是一个卫生所。书店的色
彩用了一种与古城极不合群的浅蓝
色，过于现代的设计，并不太适合周边
氛围。丽江的书店，其实早已经隐藏在
各个客栈、各个咖啡馆那些看似散漫
却不经意能翻出几本好书的书架上。
我看中的唯一一本书，依然还是《被遗
忘的王国》，准备买一本书送给妹妹。
准备付款的时候，店员告知，这几本
《被遗忘的王国》都是非卖品，仅用于
展示，原因是这本书已经缺货。

那么，三联书店的唯一好处，就是
这里是一个容易定位的约会的地标，
甚至有不用花钱的座位。

船长和丽江师专晓龄教授的约
会，就定在三联书店。

在此之前，我和晓龄只见过一面，
地点是在我最喜欢的云南三个地方之
一的泸沽湖畔，而那次初相识，还不是
在云南，而是在四川境内的“情人滩”
一带。那一次，我去访问四川泸沽湖的
导演戈巴海培，恰好遇上前去和同学
讨论剧本的晓龄。

后来我和晓龄再没有见过面，但
时有微信往来，都是相互欣赏对方的
文字，经常互相发一些鼓励的话语。

这一次，我的时间安排比较充裕，
就约了晓龄见个面。

我提前5分钟走进三联书店的时
候，书店里有几个看书的女子的背影。
因为 5年不见，我确实无法判断里面
有没有晓龄。于是就提着一袋准备和
晓龄分享的随旅行带来的书，找了个
桌子坐下来。

晓龄果然已经在书店里，同来的
还有另一位师专老师。我建议她们一
起去大石桥拉姆的咖啡屋坐坐。

一路上，晓龄介绍过去古老的丽
江古城，哪里是密士巷，哪里有寺庙，
哪里又是教堂。路过牛暾老师的小书
店，晓龄停下来给牛夫人打招呼。然后
问这里还有没有丽江的第一套风景明
信片。那套明信片是晓龄题写的诗句，
时间大概是20世纪80年代末期，设计
非常简朴。可惜书店里已经找不到了。

拉姆刚刚开门，见到我，有点不好
意思，告诉我，早上起来看到我写她的
文章，让儿子读给她听，听完泪都下来
了。发到朋友圈后，收到很多鼓励的话，
朋友们说：拉姆，你一定要坚持下去！

这时，我最想知道的是，晓龄老师
的袋子里究竟是一本什么书。

晓龄说：这是她的一位学生写的
书，是关于飞虎队的。这位学生跑了
好多个国家，采访过上百位二战时期
的飞虎队队员或抗战老兵和他们的
后人，此书出版于 2015年，只印刷了
1500册，学生送给学校 10本。晓龄要
了两本，自己一本，另一本书就是给
我留的。她相信，总有一天，我和她会

在丽江会面，这本书就会找到自己的
主人。

我接过书来，翻了一下，真的爱不
释手。我是飞虎队文化的爱好者，足迹
也遍布雷允、祥云、板桥，更不用说昆
明，我读过很多飞虎队队员和家人出
版的原版书籍。晓龄送的这本书，刚好
是对我的飞虎队藏书的一个补充。

晓龄告诉我，作者一直在海外工
作，如果需要可以加微信。我很开心，
觉得终于找到飞虎队研究的同道了。

我也承诺要送晓龄一本书，那是
去年校庆30周年纪念文集。我从未出
过专辑，偶尔有一些书籍会收录我的
文章，这本30年纪念文集里面收录最
多，共9篇。

接下来，是我秀书的时间。
我随身带着的书，有三类。第一是

近期正在关注的话题，比如植物猎人
类；第二是管理类的书籍，希冀不断提
升管理能力；第三是随性的书，比如我
去某个地方，一定会有一本与该地方
有关的书。

我给晓龄介绍《玉龙雪山的植
物》，晓龄也很喜欢看这本书。我还建
议晓龄和妹妹将这本书翻译成中文介
绍给更多朋友。晓龄的妹妹是外语学
者，她曾和姐姐联手翻译并出版过《跟
踪大熊猫的足迹》，妹妹的英语能力和
姐姐的中文炼句技巧让她们成为翻译
原版的绝佳搭档。

还有一本向晓龄推荐的书，就是
我在沙溪小书店淘得的《领导力的信
念》。我摘了书中的一些句子直接译给
晓龄听，晓龄感觉很有共鸣。这本书是
国庆节我在沙溪用20元淘得的一本宝
贝，我觉得她和作者阿尔贝特·莫勒尔
之间有很多相通的思维方式和经验，
而且都是作者归类的“阅读者”，可以
轻易地找到与任何书的作者打开心灵
沟通的通道。这样的书如果翻译出来
介绍给国内读者，也还会是一种功德。

晓龄的同事说她们已经一年多没
来古城了。我说，丽江古城是最适合读
书写文章的地方，建议丽江人要经常
来古城。因为，丽江的灵魂，就在玉龙
雪山和古城。如果不到古城感受她的
灵气，每天住在学校，和待在北京、昆
明、四川许多千篇一律的城市又有什
么区别？

因为学校太远（其实我到最后也
不知道他们说的学校在哪个地方），晓
龄和同事还要赶路，就把畅想未来留
给下一次聚会了。

另一边，银器店寸师傅给船长发
信息，说今天刚过去忠义市场买了些
牛肉，要我晚上过去吃饭。央金妹妹发
来信息，说因为哥哥明天要走，今晚要
给哥哥饯行，已经在网上预约了一个
吃鱼的餐厅。

尼雅画廊的拉姆说，船长哥哥
今晚就在这里吃饭，我特意多做了
一个菜。

分身乏术，我对拉姆说，晚饭就不
在这里吃了。

然后给寸师傅发信息，晚饭就不
在店里吃了，你和我一起去古城外和
央金妹妹一起吃鱼。

最后给央金妹妹发了一条信息：
确认！我和寸哥一起来。

吃鱼是在离大水车不远处的鱼米
河。见面后三个人兄弟姊妹一样喜出
望外，妹妹抢先在网上把单买了，还给
两位哥哥买了“勇闯天涯”的啤酒。

吃鱼的时候，外面下起小雨，央金
说：这是润物细无声！我问：上一句呢？
央金愣住了，说，一下忘了。我说：随
风。央金马上接：随风潜入夜！我说：再
上面两句呢？央金说，又不记得了。我
又说：好雨，当春。

央金全部读出来：好雨知时节，
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
声……

那一天晚饭，烤鱼有一些辣，我一
边说：太辣了！一边用纸巾抹眼泪。只
有我心里知道，这不是辣出的眼泪，是
为了央金妹妹。看着不停地说话，不停
地为两个哥哥夹菜的可爱的央金妹
妹，我心里一阵酸楚，我知道，这是央
金妹妹多少年以来，又一次找回了久
违的和亲人一起吃饭的感觉……

徐斌著《滇言说趣》由云南大
学出版社出版发行（2021年 5月
版）。这本书对云南方言（滇言）进
行了深入研究，并在此基础上进
行了深入浅出的解读，联系历史、
生活和风俗，让云南人对自己实
际应用着的方言有了一种特别的
认识。全书考据严谨，贴近日常生
活，叙述风趣，颇值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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